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吟诗遥念神农谷
钟志刚

处于罗霄山脉中段、万洋山腹地的神农谷，一直是萦绕于

我心间的一道风景。

身为炎陵人，我对它自然不会陌生，知道它的乳名叫做“桃

源洞”。年少时曾有几次前去寻幽探秘的机会，可惜终未成行，

一次次与其失之交臂。留存在记忆里的，只有一纸信笺上的咏

桃源洞诗稿，诗情诗境，已被岁月浸染成一幅青绿的山水画卷，

常在我心头氤氲着阵阵温润气息……

1988 年暑假，村小学组织夏令营。当时因家庭经济条件受

限未能参加，心中有些许失落。同学们从桃源洞回来后那眉飞

色舞的描述，再次强烈地刺激着我，让我也极其渴望与它来一

回“亲密接触”。

契机很快来临。当年，炎陵县十都镇桃源洞人士李晟芳

在我老家垄溪乡工作。他学识渊博，喜欢舞文弄墨，遂与家父

成为至交。李老先生退休后荣归故里，发挥余热，积极投身于

桃源洞自然保护区的宣传推广中，并多次盛情邀请我们一家

前去游玩。

1989 年春夏之际，李晟芳先生又修书一封。信是用毛笔写

在办公材料纸上的，蝇头小楷，字字珠玑，温婉可人。随信附有

一首自作诗《咏桃源洞》，序言写道：“少小泪离桃源洞，白发荣

归桃源洞；建设苏区桃源洞，回文诗颂桃源洞。”

父亲戴上眼镜，郑重其事地捧读友人诗稿，用客家话抑扬

顿挫地吟咏起来：

村阁环山竹翠青，洞源桃花万城春。

晴天白雾雨纷纷，深潭黑水碧澄澄。

晶晶石泉流当叮，群群恋侣伴友情。

名传神医古老仙，人醉画意诗回文。

这首诗也许称不上诗中精品，但不影响它成为认识神农谷

的一把钥匙！尤其可贵的是，作者运用了回环往复的修辞手法，

属于少见的回文诗，不管顺读还是从最后一字往前倒读，均音

顺意通，境界优美，值得玩味。翠竹环绕、桃花灼灼、重峦叠嶂、

溪谷纵横、飞泉流瀑、云锦霞光的美景跃然纸上。

父亲沉吟良久，称赞其诗得苏东坡回文诗《题金山寺》之

妙，钦佩之余，工工整整地誊写在手札本里。

见了诗中的描绘，我只觉那应是神仙居住之所，心中愈发

萌生前去旅行的念头。父亲为激励我刻苦读书、跳出农门，便满

口应允，然而却言明需等我考取中专以后方可成行。奈何我没

有出息，最终与中专无缘。父母为此深感惋惜，对于去神农谷游

玩一事，自此便绝口不提。

时光匆匆，转瞬三十余载已逝。

在此期间，我辗转于多个城市，回炎陵的次数屈指可数，自

然也无暇光顾神农谷，留存在印象之中的，依旧是那首回文诗

里描绘的风光。

后来，父亲亦离我而去。但每当我在异乡翻开父亲遗留下

来的手札本，诵读着李老先生的诗稿，便会倍感亲切。在遥念神

农谷的山山水水之时，也常常被父辈之间那份难得的浪漫诗心

和深厚情谊所触动，它们恰似一坛封存多年的美酒，一直都在

时光深处静静飘香。

七八年前，我曾召集一帮朋友踏上“炎陵黄桃采摘游”的征

途。车队从长沙出发，第一站直奔神农谷。可是刚过炎陵沔渡

圩，但见驰往神农谷方向的车队犹如“蚂蚁牵线”，密密麻麻，驰

速如龟，令我们不得不绕道折返。

三年前，终于在一个春日如愿以偿踏入神农谷那神秘殿

堂，循着诗中的描述，熟门熟路地造访了一个陈年的梦境。

当我一一踏访辖区内的景点时，犹如拜见一位位神交已久

的老友。因着这层渊源，眼前的景致也被注入了感情色彩，愈发

显得旖旎动人。

当年李晟芳先生创作那首诗时，景区建设尚处于起步阶

段。他重点着墨于桃花溪、珠帘瀑布、黑龙潭、古老仙等核心景

点，从眼前的自然景观延伸到神话传说，无不美妙动人。如今，

神农谷已经开发出六大景区、四十多个景点，兼具山、水、石、林

之美，拥有雅、趣、奇、险之韵，融合了“古、红、绿、彩”为底色的

自然山水与人文景观，成为声名远扬的避暑、休闲、康养和探险

胜地。而这首诗中的描述，依然能涵盖全部景点的特色，愈发显

得经典且耐人寻味。

当年我对“晴天白雾雨纷纷，深潭黑水碧澄澄”一句难于理

解，直至身临其境，才被其生花妙笔所折服——“晴天白雾”真

是一语双关啊！神农谷降水丰富，空气湿度大，即使朗朗晴日也

常现云蒸霞蔚之奇观；另一层意思则是指山间的飞瀑流泉，流

金洒玉，犹如春雨霏霏，“情深深而雾蒙蒙”。至于何谓“黑水”？

一到黑龙潭便恍然大悟！

这一趟迟来的神农谷之旅，圆了少年时代的一个梦，也见

证了它的美丽蜕变。只是当年的邀请者和同行人都不在，唯有

我一人默默前行，还有行囊里那首熟稔于心的回文诗。

从桃花溪到珠帘瀑布，从黑龙潭到树抱石，望着眼前的景

致，我学着父亲当年的模样，用客家话抑扬顿挫地吟诵着《咏桃

源洞》，字字句句，戳痛三十年的时光……

鹿原，华夏农耕文明肇始地，一个与炎帝陵、鹿原

陂相伴几千年的人文胜地、风水宝地。

这里地势东南高西北低，斜濑水流经全域，上游穿

崖过峡，下游一马平川。伫立始祖炎帝安寝之地的皇山

之巅鹿原亭，眺望南北阔地，转睛 180度，鹿原全境几乎

尽收眼底。

（一）

行政地名鹿原镇源自炎帝归葬地鹿原陂。

炎帝神农氏遍尝百草，为民治病，“日遇七十毒而

不辍”，终因误尝断肠草而崩。晋皇甫谧《帝王世纪》载：

炎帝神农氏“在位一百二十年而崩，葬长沙”。南宋罗泌

《路史》云：“炎帝神农氏崩葬长沙茶乡之尾，是曰茶陵，

所谓天子墓者。”

南宋王象之《舆地记胜》记述更加具体：“炎帝墓在

茶陵县南一百里康乐乡白鹿原。”茶陵县于汉高祖五年

（公元前202年）置县，因炎帝陵而名。这就是说，在汉代，

炎帝陵就已经相当有名气了。不然，何以以其陵而名县

呢？在王象之编写这部地理总志不久，南宋宁宗嘉定四

年(1211)，朝廷将茶陵县的康乐、霞阳、常平3个乡分出来

建立酃县（即今炎陵县）。自此，炎帝陵就在酃县了。

清道光版《炎陵志》又载：宋太祖赵匡胤遣使臣遍访

天下古陵，在茶陵县南 100里之康乐乡鹿原陂觅得炎帝

陵，遂于乾德五年(967)建庙奉祀。清乾隆十六年(1751)衡

州府知府黄岳牧，在陵下河畔一块巨石之上刊题“鹿原

陂”三字。或许是人过留名的缘故，43年后的乾隆五十九

年（1794），山西籍酃县知县赵宗文又在此重刻“鹿原陂”，

也就是今天游客所见的“鹿原陂”摩崖石刻。

鹿原陂是令历代文人骚客流连忘返、歌咏不绝的

地方。如明代衡阳知县、诗人王炯的《晓行鹿原陂》：“莫

问茫茫大九州，鹿原陂上古风留。稻花含露香千亩。好

听丰年遍野讴。”清代诗人李培元的《鹿原》：“鹿原苍翠

古茶乡，旧记无从问李唐。不知庐陵贤父子，梦征两火

亦茫茫。”等等。

鹿原陂又名鹿原坡、炎陵山，古称白鹿原。“陂者，

水边高地也”。相传古时这里森林茂密，常有白鹿于此

照影戏水，古人认为此地吉祥，称为“白鹿原”。后于此

筑陂，引水种稻，故又称“鹿原陂”。清同治《酃县志》载：

“茶陵睦乡有潞水兆，相传炎帝先卜葬于此，弗吉，乃归

栖鹿原。今潞水尚有古坑，土人犹呼为‘天子冢’云。”

正是因为炎帝神农氏安卧于鹿原陂，几千年后才

有了行政地名鹿原乡、鹿原镇。今鹿原地域宋属康乐

乡，清为康乐乡三都。民国二十七年(1938)设鹿原乡、炎

陵乡。民国三十六年(1947)，鹿原乡并入炎陵乡。民国三

十七年(1948)，炎陵乡下辖 32 个村庄，涵盖了此后的船

形、东风、塘田乡。

新中国成立后，行政区划调整频繁。1961年 3月，从

三河乡划出斜濑水西岸的天星、洣西、翠群 3 个大队设

河西公社。1990 年 1 月，河西乡更名王家渡镇。1996 年

12月，撤销王家渡镇、塘田乡，并析三河镇河光村，合并

设立鹿原镇。2015 年 11 月，又将东风乡并入鹿原镇。合

并后的鹿原镇，辖 21个建制村，镇域面积 196.88平方公

里，总人口 3.6万人。

（二）

自古以来，鹿原就是一块风水宝地。沉睡数千年的

湖田“西汉大墓”的发掘，更是让今人刮目相看。

2010 年 10 月，炎汝高速公路鹿原镇湖田施工现场

发现有大型古墓迹象。经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队

考古发掘并认定，位于湖田村洣水东岸平原边缘一座

小丘陵上的墓葬是一座汉代大型木椁墓。

小丘陵俗称“反背坳”，与华夏始祖炎帝神农氏墓

冢隔河相望，两地直线距离约 1公里。当地村民认为，此

山正对炎帝陵且位置高，历来是安葬先人的“风水宝

地”。因此，小丘陵上有大小坟墓 10余座，直至修建炎汝

高速公路才迁移，但一直没听说过地下十多米的深处

还有大墓。

墓葬椁室由巨大的木枋垒砌而成，椁室长约 7.2米，

宽约6米，高约2.1米。古墓虽然曾遭盗掘和破坏，但还是

发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随葬官车、铜器、漆器等。专家从

墓葬形制和出土的部分器物判断，该墓为西汉晚期。从

墓葬的规模来看，墓主人是受汉文化影响较深且有较高

身份地位的越人或其他当时的少数民族人物。

湖田汉墓的发掘，表明流经炎陵西部地域的斜濑

河两岸，在两千多年前就是一块有人类频繁活动的地

方，为史载炎帝陵“西汉有陵，唐代奉祀以昌”提供了新

的有力证据。2010 年 11 月 11 日，新华社新闻通稿以《湖

南炎帝陵前发现西汉大墓，“西汉有陵”添新证》为题进

行报道，称“此次在炎帝陵附近发现西汉大型墓葬，与

今年 3 月在炎陵县境内发现古代皇帝授权‘御祭官’谒

陵行经的‘御祭古道’遗址一样，有力地佐证炎帝陵悠

久的历史和中华民族慎终追远的文化传统。”

与此相印证的是，在鹿原境内先前已发现了龙山

文化遗址 3处、商周文化遗址 12处、石器点 1处，以及东

汉墓葬群，表明在 4000多年前这里就有人居住，东汉前

就散布着村落。

国民政府时期的湖南省府对鹿原也情有独钟。民国

7年（1918）5月，湘军第二师独立第二旅旅长林修梅率部

在此驻军近两年。民国28年（1939）6月，湖南省干部训练

团 1000 余人迁驻王家渡墟。同年秋，日寇犯湘。九十月

间，湖南军民举行长沙会战。为防患于未然，时任第九战

区司令长官兼湖南省政府主席薛岳决定将湖南省政府

办公地迁往今鹿原镇的炎陵村。民国29年（1940）7月，仅

湖南省建筑工程队就派出 200多工匠入酃，炎陵村及周

边一时工匠汇聚，人声鼎沸，热闹异常。经过半年的紧张

施工，建起了百余栋简易平房。为适应战时的需要，还修

建了 3个可容数百人的地道、防空洞。与此同时，省公路

局雇佣 200多民工，修筑太和至炎陵村公路。后因故，省

政府搬至炎陵临时办公的计划没有完全成行。

风水宝地自然也出人才。红军早期政工干部房灿、

龙华二十四烈士之一段楠、蒋介石高级幕僚唐纵、歼倭

名将霍揆彰、抗日骁将刘鼎汉、旅台游子李道合、旅台

炎陵同乡会长唐圣緖、农村复式教学专家马安健等，以

及恢复高考后，炎陵县首位考入清华、北大的学子陈丽

新、王建平，都是土生土长的鹿原人。

（三）

鹿原镇地域为炎陵县最大的冲积平原，斜濑水南

北纵贯全境，历来水陆交通便利，还有途经数县、与衡

州府相连的御祭古道。

鹿原合并前的王家渡、塘田，旧时都有与县城通畅

的故道可行。具体路线是自县城出西门，经五里牌至石

鼓；石鼓始，左支经河漠渡、霍家墟至塘旺；塘旺始，左

支经炎陵到塘田墟，右支即至王家渡。故道路线在河漠

水设河漠渡口，在斜濑水设王家渡渡口，1964年后渡口

被公路桥梁取代。

这里列廛聚货，“日中为市”，颇有农耕遗风。

炎帝陵、御祭古道、开阔平原、水运发达、人口密度

大，成就了昔日鹿原商贸繁荣。清乾隆三十年（1765），

甲南（王家渡）、龙爪石即有墟场。同治年间，龙爪石墟

场消失，又新辟塘田墟场。

王家渡今为鹿原镇政府驻地，与炎帝陵隔河相望，

因墟场渡口在王家地盘，故名。史料记载，有一支茶陵

湖口的王姓人口，清初迁居于斜濑河今鹿原镇地段一

渡口旁。王家居住的地方东接渡头，南连罗刘廖段等姓

氏聚居之地，逐渐构屋相连，聚货交易成市，一时为繁

华之墟。久之，渡口被叫做“王家渡”，墟市也被后人叫

做了“王家渡墟”。1990年，当地人觉得“王家渡”这个地

名有一定的文化积淀，便将河西乡更名为王家渡镇。

这里种养业发达，盛产稻谷、黄豆、花生、茶叶、鲜

鱼、土猪，历史上就是炎陵的粮仓、猪圈、鱼塘。清代，天

堂村天然野生的“天堂茶”被列为朝廷贡品。当地农人

历来有采集天然鲤、鲫鱼卵的习惯，每至惊蛰、谷雨时

节，渔农将鲜嫩杉枝扎成扇形鱼巢，选择天气晴朗闷热

的傍晚吊浮于深潭，待鱼产卵后取回培育，五至七天即

可出苗。

炎陵历史上，鹿原是唯一开挖过煤炭的地域。清

同治年间，县内即产煤炭，1940 年，段祖荣等人在玉江

开办煤矿，有矿工 60 余人，年产煤 25 吨，主要用于烧

石灰。是时，登记开采煤矿的还有久太、信孚、至善公

司。日侵湘后均歇业，由附近农民任意开采。新中国成

立后，采煤业迅速恢复，1951 年开办煤矿煤窑 5 家。

1958 年，成立国营玉江煤矿，采煤兼烧石灰，设 3 个工

区。因产量减少，1972 年转迁鹿原陂即炎陵山开窑采

煤。1986 年恢复炎帝陵风景区，煤窑被封，炎陵煤炭开

采历史终结。

抗日战争时期，湖南省政府部分机关、学校临时迁

入鹿原，一时人流、人口陡增，商贾云集，流资骤长，王

家渡、塘田墟商贸繁荣程度远胜于县城。民国 29 年

(1940)，仅王家渡墟内就有定点布匹、杂货业店(摊)23

家，国药店 3家，客栈 2家，竹木牙行 4家。

新中国成立后，鹿原成为炎陵西片经贸、文化、教

育、卫生中心。炎帝陵修复并对外开放，升为国家级风

景名胜区、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鹿原镇迎来加快发展

新机遇。近几年来，先后获授全国文明村镇、湖南省十

大特色文旅小镇等称号。

最后一块西瓜
魏 霞

周末，回家看父母。

在家附近的胡同口停好车，两手提着大兜

小袋的东西向家走。拐过一座房子的山墙，就看

见父母坐在自家院门外的凉阴处乘凉。父亲看

见我，站起来迎着我进了院子。

我放好东西，父亲已从冰箱里抱出了半个

西瓜。我洗了手，切西瓜，父亲在门楼底下支桌

子摆凳子。我把切好的西瓜放入瓷盘，大大小小

的六块西瓜，红瓤绿皮摆在白色的盘子里，煞是

好看。

我端着西瓜放在父亲支好的桌子上，问父

亲：“我妈呢？”

父亲说：“估计还在院门外坐着。”

我出院门一看，可不是，母亲还坐在凉阴处

的马扎上，呆呆地，也不知在想些什么。我走到

母亲身边，拉着她的胳膊说：“妈，走回家吃西

瓜。”

母亲抬头，浑浊的眼睛上上下下打量了我

一番，然后显然有些吃惊地说：“这不是霞妞

吗？”

“是。妈，回家。”

母亲没再言语，任由我拉着回了家。

母亲的见面语越来越少。前年如果见我一

个人回家，她还总爱问，玉斌（我爱人）咋没来？

咋不让孩子来啊？我一一回答后，她就开始嘱咐

我：你眼睛近视，一个人开车一定要小心，我和

你爸在家都好好的，你开着车在路上跑，我们不

放心……林林总总，一见面说个没完。从去年春

天开始，母亲变得越来越不爱说话，直到后来问

她话，她才说。虽然治疗老年痴呆症的药没间断

地吃着，我和父亲不得不承认，母亲的病越来越

严重了。

我让母亲在桌子前坐好，给她选了一块最

大的西瓜给了她，她接过西瓜就默默地吃起来。

我又给父亲选了一块，随后自己也拿起了一块。

父亲边吃西瓜边向我告母亲的状：不知道冷暖

饥饱。这么热的天，让她穿半截袖她非要穿个大

厚布衫；手里拿着勺子还找勺子；晚上让她洗脚

说尽好话她也不洗；我拿回家的糯米糕他还没

吃一口，母亲半晌的时候全吃光了……

我慢慢地吃着西瓜，听着父亲的诉说，心中

充满了哀痛，我记忆中的母亲勤快讲卫生疼丈

夫爱儿女，全然不是父亲所说的这样。我看向身

边 81岁的母亲，她胃口还是蛮好的，只顾埋头大

口地吃西瓜，并不为父亲说她的“坏话”而辩解，

偶尔抬头看看父亲和我，一脸的懵懂。

盘子里只剩下一块西瓜了。我看看黑瘦的

父亲，再瞅瞅白胖的母亲，拿起最后一块西瓜对

父亲说：“爸，您把这块西瓜吃了吧。”

父亲说：“让你妈吃吧，她比我能吃。”

“妈，您吃了这块吧。”我把西瓜递向母亲。

母亲摇了摇头，不接。

“你一吃就吃好几块，这会儿咋只吃了两块

就不吃了？”父亲似在质问母亲。

母亲看着父亲，若有所思地说：“嗯，不想吃

了。”

我理解父亲，他年轻时脾气就不好，三年前

动了一次大手术，身子至今没有完全恢复过来，

现在整天照顾脑子不清醒的母亲，脾气不好是

难免的。

我从凳子上站起来，弯腰又把西瓜往母亲

跟前送了送，劝道：“妈，吃了这一块儿吧，不值

当往冰箱里再放。”

母亲推我拿西瓜的手，还把头扭向了一边，

似个孩子般地执拗：“不吃，就是不吃。”

“你为啥不吃？”父亲追问母亲。

我知道，父亲在内心深处是心疼母亲的，唯

恐母亲是哪里不舒服才不吃这最后一块西瓜。

没想到母亲一脸郑重地对父亲说：“霞妞才

吃了一块，让她吃。”

我的泪瞬间溢出了眼眶，佯装洗手去了厨

房。

当母亲痴呆得忘记了世上的一切，还是未

能忘记疼爱她的女儿啊。

鹿原,农耕遗风千古流
黄春平

真情

鹿原一隅（资料图）

鹿原一隅（资料图）


